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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春
面
是
碗
什
么
面
？

袁
念
琪

    阳春面是上海历史悠久和最大众化
的面，一碗价钿便宜的面。据王定九《上
海门径》，1934年是每碗 16个铜板。从
《上海饮食服务志》得知：1955年 0.13元
一碗；1965年 0.12元；到 1990年，冲到
2字头，每碗 0.20元。
这碗面之所以价廉，听它原名便知：

“清汤光面”。面清水光汤没浇头，
调味就是放酱油，能加点猪油不
要太幸福。光面如白饭，到店里填
肚皮，就喊阳春面。就是进入配
套，也没失去平价本色；1958年 3

月 23日报纸上报道了 0.29元的
一份套餐：“高粱二两，阳春面一
碗，便菜一盆。”

原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
1949 年在上海老宝盛银楼当学
徒，业余时到民治新闻专科学校上
电影科。潘孑农老师带他去做“群
演”。发一二块钱，还有一碗阳春面
吃；他回忆道：“我高兴死了。”
在上海，经营阳春面等面点

的称“面团业”。起初肩担走街串
巷，有面馆是在 1828年（清道光
八年），隆顺馆开业县城隍庙大门
旁。至上世纪 20年代，湖北面馆
成为该业主角。
阳春面简单便宜，上海人做这面一

丝不苟，有标准有操守。那 1934年 16个
铜板一碗的阳春面，佐料就有麻油、酱
油、葱、鸡蛋皮、虾皮等，一人吃足够。在
1955年，市府对大饼、油条等 14种纯粮
制品实行统一规格和价格，其中就有阳
春面。规定每碗标准粉生面 125克，十年
后改富强粉是每碗生面 100克。

阳春面是碗平民的面，却常被外省
人误读。以为是阳春白雪
之面，一定高贵，没想到
是根本颠倒的下里巴人
面。问题出在面名，说原
叫“光面”不吉利，本是穷
光蛋，岂能越吃越穷。不
知谁的聪明，改名“阳
春”，并撒点点葱花报春
来。一说灵感来自面价，
当时每碗十文，民间称阴
历十月为小阳春，于是，
十文面变成阳春面。另一
版本有点“高大上”，说乾
隆皇帝下江南到淮安，摊
头上吃了这碗好吃的无
名面；趁着面兴正旺取名，
说眼下正是阳春三月，赐
名“阳春面”。早在 1938年
第 6期《上海生活》就有
《阳春面考》，但至今对面
名由来仍莫衷一是。
不管怎么说，这名改

得好；效果是讲和谐，重人性。让钱包
不鼓或想从嘴里省出银子的，也能在
店堂里底气十足地大喝一声：“阳春面
一碗，汤要宽，面要硬，青要重啊———”
附带一句，这面里的“青”非青菜，而是碧
绿生青的葱蒜。

说来阳春面的面弄不出多少花头，
但汤可以翻花样。换汤不换面，
多用肉骨头汤，再往上是黄鳝骨
头汤，碰到天花板是鸡汤。上世纪
70年代在南桥一家店，大铁锅滚
滚沸水中，猪头熬得露出白骨；师
傅舀起一勺汤，加在我的面里。

阳春面也是一碗打底的面。
只要加了浇头，顷刻就阳春白雪
起来。有它垫底，才有各色富贵浇
头的立身之地；加块排骨就成大
排面，加黄鳝和虾仁就为著名的
虾爆鳝面⋯⋯当年，著名面馆奎
元馆开到天钥桥路，推出一碗
888元的面；托底的，还不是阳春
面么。有它垫底，什么样的面都能
对付。但有骨气的阳春面从不主
动傍大款，它知道一加浇头就失
了自我，就不是一清（葱）二白
（面）的阳春面了。

其实，阳春面是碗上海人的
家常面。来不及烧饭或有客人来了，就下
碗面。过去，姆妈会熬碗葱油，葱熬得发
黑；吃面时加。原还熬猪油，后怕“三高”，
只剩葱油了。

家里做阳春面，放汤是汤面，出汤可
做拌面。拌面在夏天，用电扇吹脱了热
气，就成了冷面。吃时，加醋、酱油、花生
酱和麻油，就如加了肉汤的阳春面，有了
富足的样子。

东瀛听赏音乐会
刘 蔚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在信息相
对闭塞、中外文化交流远不如当今
这样频繁的年月，我们了解世界乐
坛的渠道很有限。就我而言，只是通
过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的《音乐欣
赏手册》，知道那里有一个大名鼎鼎
的 NHK（日本广播公司）交响乐团；
秋山和庆统率的东京交响乐团当年
访沪时，也在申城掀起过一股小小
的热潮。但仅此而已。当然通过唱片
也了解了一下东邻的交响乐
团。记得那时我买过几张中唱
版的“世界名曲集”LP，就有
NHK交响乐团演奏的乐曲，听
后颇有惊艳之感。而当我第一
次在上海欣赏日本交响乐团的音乐
会，则是 2010年以后的事了。借着
不久前的日本之旅，终于在东京大
田区的 Apricot音乐厅，欣赏了一场
东京都交响乐团的音乐会。
指挥这场音乐会的，是曾获康

特利国际指挥比赛头奖，担任过新
日本爱乐乐团音乐总监、大阪爱乐
乐团首席指挥的井上道义，上下半
场的曲目分别是贝多芬的《田园》和
《命运》交响曲。

从节目单上看，穿西装戴围巾、
光头亮眼的井上道义是一位个性独
特的音乐家，来头也不小。果然，《田
园交响曲》的旋律响起，井上就让人
眼前一亮，他的指挥动作非常舒展
漂亮，肢体语言异常丰富，不像是在
指挥，而是在优雅地舞蹈，与《田园》
这部交响名作优美如歌、悠扬动人
的音乐特性和谐地融为一体。乐队
在他舞蹈般的手势引导下，乐句充

分展开，细节逐一呈现，音乐充满了
迷人的抒情性。音乐厅良好的混响
效果则保证了音响的层次分明，富
于感染力。当演奏到第二乐章“溪边
景色”时，井上的右脚随着音乐轻快
地向后抬起，好像他就是在乐圣的
音乐中漫步淙淙小溪边的那个人；
第三乐章“乡民们欢乐的集会”，节
奏强劲、欢快的民间舞蹈乐段处，他
则作热烈密集的擂鼓状，仿佛在表

演《拉网小调》；第五乐章“暴风雨过
后的感恩”，随着他的双手平伸，指
尖优雅地一上一下，宛如鸟儿在空
中翱翔，抒情悦耳、充满感恩情调的
音乐顿时回荡在音乐厅的上空。“情
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
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
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井上道义对《田园》的诠释，很好地
印证了我们祖先的这段话。

井上道义的艺术个性注定了
他不会按常理出牌。当我还沉浸在
他对《田园》“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的解读中时，下半场的《命运》，他
依然背谱指挥，但拿起了指挥棒，
指挥语言则变得简洁严谨，由放转
收，结构紧凑有力，音乐雄浑饱满，
斩钉截铁，波澜起伏，丝丝入扣，让
我在东瀛体验了一回乐圣“从黑暗
到光明”的心路历程。

Apricot音乐厅场地一流，簇新

的全木结构内饰，看
得出建造的时间不
长。虽然是下午 3点
档的音乐会，但几乎
满座，而且听众礼仪
很好，乐章中间没有不应出现的鼓
掌声。上半场，坐我右边的是一位矮
小的老太太，开幕前我看见她背着
双肩包在我后面进入音乐厅。下半
场，我发现自己左边位置的是一位

戴眼镜的青年学生，欣赏时异
常专注。不由想起前几天晚上
在酒店打开电视，NHK转播的
一场学生音乐会，采用的是独
奏与乐队协奏的方式，独奏的

学生轮番登场，独奏乐器五花八门，
有大提琴、尺八，也有吉他、铃鼓，甚
至有用话筒当乐器的，音乐全部是
日本作曲家改编的乐曲，无不明快
热烈，独奏者与乐队都演奏得认认
真真、酣畅淋漓。一曲奏罢，评委团
的专家则对刚才的演出进行点评。
日本也许没有我们这里的“普及交
响乐”一说，但他们的音乐和美育教
育确是从孩子抓起，而且不拘一格、
创意迭出，让人喜闻乐见。这倒是十
分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听完音乐会，走向地铁站回酒
店的路上，骤然看见站名：蒲田站。
又发现周围林立的高楼中，有打出
“蒲田”字样广告牌的，猛然醒悟，此
地就是曾经风靡一时的日本电影
《蒲田进行曲》的故事发生地，由号
称“日本第一美女”的松坂庆子主
演。不由哑然失笑：我自己今天也
“唱”了一回“蒲田进行曲”。

老
屋
里
的
一
蓑
一
笠

马
蒋
荣

    柳宗元的《江雪》，寥寥数笔，活灵活
现描摹出一幅寒江独钓图，是诗中有画
画中有诗的千古一绝。每每吟诵，就好像
有人在眼前缓缓打开了一幅水墨画卷，
使我默默地沉浸在美妙的意境中。

清代诗人王士桢也有一首
几乎和柳宗元相呼应的七绝《题
秋江独钓图》“一蓑一笠一扁舟，
一丈丝纶一寸钩。一曲高歌一樽
酒，一人独钓一江秋。”此诗虽没
有《江雪》千载扬名，但也别有韵
味！特别是这首诗 28个字中用
了 9个“一”字，把山水间渔人独
钓的逍遥、潇洒、萧瑟、孤寂严丝
密缝地合在一起展现在读者面
前，应该说这也是一幅意境合一
情景高雅的妙笔丹青！

我的老家位于绍兴小舜江
源头附近的王城村。水往低处
流、人往高处走，从大山深处一
路欢歌奔腾泻下的无数条涓涓
清泉溪流源源不断地汇集到这
一片山坳低洼的小平坡处，再经过无数
个春夏秋冬的千磨万击刷出了现在的这
条小舜江，择水而居生生不息的先民则
成就了这座王城村落！
每次我回家探望 94岁的老爹，总要

在村子前的溪滩前留步许久，南望是蜿
蜒而来的小舜江水，北看是林木葱郁的
白虎岭山。我思忖，如果有一竹排搁在溪
滩边，竹排上置一竹凳，再有一蓑一笠一
老翁，一丈丝纶一寸钩，那岂不就是 21

世纪的一幅《小舜江独钓图》了！
现在我老家的王城村已归属于绍兴

市柯桥区了，60年前开通的简易公路穿

村而过。现在村里家家都有小汽车了，还
有 61路公交车从绍兴市区直达村里。更
让人高兴的是从去年开始，新建设的高
等级绍甘公路正在离村头一里不到的白
虎岭半山腰处破岩钻洞大规模地施工

了。而在过去，村民出门除了靠
两条腿走山路和乘滑竿小轿子
外，其他的交通工具就只有小舜
江上的小小竹排了！

记得老妈曾跟我讲过一句
老话：“剃头师傅的手、撑排佬的
脚”，意思是虽然剃头师傅的手
白天一直浸泡在热水中为客人
洗头很惬意，但一到冬天的晚
上，他的手就不容易暖和，整夜
冷冰冰的；而靠撑竹排为生的乡
人虽然一双脚一年四季都要泡
在溪水中，但一到晚上钻进被窝
里，就是外面冰天雪地，他的脚
也会马上暖烘烘的。这话现在看
未必准确，但母亲想告诉我的道
理是：先甜后苦不如先苦后甜！

我家老屋的墙上至今还挂着一件蓑
衣一顶笠帽，那都是 50多年前的老物件
了。去年，青山绿水间的王城村所有老屋
都由政府出资进行了修缮，恢复了江南
民宅古朴的造型和白墙黛瓦双勾墨线的
本色。在撤离老屋准备交付施工前，这一
蓑一笠本来是属于清理之列，但妹妹硬
是从垃圾车里抢救了回来。据她说，这蓑
笠虽不是柳宗元、王士桢时代的古物，但
也属于有诗情画意的老物件了。她憧憬
着不久王城村被开发成古村落的旅游景
点，那一蓑一笠再配上一竹排一钓竿，也
许会成为游客“网红打卡地”的。

遥送春蕾北返 陈学勇

    名字叫春蕾的想来不
在少数，北返的这位是名
学生，在我们学校读硕。她
写小说，也写诗歌，都写得
漂亮。做小说家梦、诗人梦
的春蕾，梦梦如意，加入了
作家协会，拿了好几个奖，
引起了关注、评论：“许春蕾
的小说，素净，一如成长期
少女的脸庞。”“许春蕾是一
位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
诗意并进行思考的诗人。”
这样的美梦我少年时

代也做过，奈何有欠禀赋，
如今谋稻粱于高校，寄望
学生圆我的梦想，就如未
能上大学的父母，把未竟
的大学梦倾注子女身上。

许春蕾没有听过我
课，她来上学我已退休，
热心的同事介绍她找我
聊聊。她来自山东小城，
北人南相，个子小小，眉
目清秀。衣着毫不显眼，
性格也文静，轻言轻语
的。与自觉有几分才气的

青年不大一样，那些才子
才女，才气尽现于服饰、
发型、神态、嗓门。
春蕾的小说果然叫人

喜爱，含诗的意蕴、诗的旖
旎，难怪《光明日报》“期刊
看台”推荐她的《和太阳对
话的少女》。而诗歌很现
代，有几首我读不大懂，请
教了相熟的诗论家，答复
相当首肯，说它们有点生
涩，但掩不住艺术个性。我
思忖，如今才女之多似处
处见到美女，远胜过江之
鲫，要不要劝许春蕾放弃
创作呢。很多年前王蒙即
预警，文学小道上挤了太
多的青年。然而，我又想
到，某种人正是为文学而
活的，许春蕾便是，她说
“是文字让我成为我。”何
苦劝她不是她。为文学活

着的人，能取得成就固然
可庆幸，抑或平平，此生亦
有滋有味，像许春蕾调侃
自己：“等我死了一百年，
还有人读我的文字，顺便
嘲笑我：这人的名字真土。
那我就是顶开心的了。”
初次见许春蕾，送我

一册大型杂志，上面登了
她刚发表的小说。我说你
留着，以后评这个报那个，
免不了用到它，到时不够
的。不过是寻常的提醒，她
竟很感动，夸大了这点儿
关心，真算得上关心的在
她临近毕业之际。她要考
博，我是不以为然的。既然
矢志创作，何必费几年青
春，读那么多于形象思维
有害无益的理论课程。且
不说学医的鲁迅、郭沫若，
当下活跃而知名的作家，

若干并非文学专业的科班
出身，大学不培养作家。然
而她还是执意读博。

许春蕾终于离开了或
更有发展机遇的南方，返
回她出来的僻壤小城，走
得匆匆，将在县中教语文。
语文不全是文学，她教中
学的语文肯定不如教大学
的写作得心应手，何况中
学教师课外事务那么多。
虽说什么地方什么职业都
阻挡不了文学信徒步履，
但因此而止步的尤不乏其
例。春蕾北返时我正在外
地，途中她发来辞别短信，
我有点惆怅。且时值盛夏
而今已入冬，时空俱遥，只
好遥遥相送了。 水田叙事 （油画） 谢 森

图书馆的孩子们
曹思园

    塑胶跑道在阳光的照射下，灼
灼发烫。原本吵吵嚷嚷的操场开始
有些安静了，孩子们都耐不住夏天
的高温，躲到室内去了。里面，是学
校的图书馆。方方正正的一块地，
图书馆就在那个转角处，两边透亮
的落地窗，包围着浓浓的书香气，一
年四季都这样，等着孩子们。

满头大汗地跑了进来，倒
吸一口这里凉快的空气，他们
迅速压低了自己的呼吸，放慢
了自己的脚步，生怕扰了别人，
扰了书本，扰了图书馆的味道。前前
后后的书籍，盖过了他们汗淋淋的
头，孩子们一个个都藏了进去。
“曹老师，你跟我讲这本书好

吗？”班级里那个小个子的女孩儿
悄悄挪到我身边。

我换了个舒服的姿势，接过她
手中的绘本，拍拍身边的台阶，示
意她坐下来。
《北京———中轴线上的城市》，

小女孩儿挑的书。
“清晨，驼铃声由远及近响到

永定门。跟着商队，中轴线之旅就
开始。年底的正阳门前，古时也如
此热闹。”我的声音很轻很轻，念着

书上的文字。女孩儿伸手一指画面
上的那些骆驼，显得很是惊讶。

接着，“理发匠”“养鸟人”“卖
糖葫芦的”一一出现，小女孩儿兴奋
极了，碍于图书馆的气氛，她一直用
小手捂着自己的嘴巴，怕动静太大
了。可偏偏，在这小小的环形台阶上

讲故事的我，有些引人注目，身边的
小听众开始多了起来。

从正阳门到棋盘街，从三大殿
到御花园，再是水立方和鸟巢，偌大
的帝都和千年历史缓缓而来，孩子
们或是惊讶或是惊叹，甚是有趣。

没有回头看，但脖子后面传来
的阵阵热气让我感受到了身后聚
集的孩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在
这么个安静的地方，作为老师我显
得有些不好意思，但也挺高兴，我
的孩子们，喜欢阅读。
“今天我要借这本书，带回去

给妹妹看。”还是刚才那个女孩儿，
她自言自语地说。

“我去过北京，就是这样的。”
身后的孩子们开始小声地交流。

我回过头去，做了个安静的手
势，他们“忽然闭口立”的样子着实
有些可爱。
“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

条中轴线的建立而产生。这是梁思
成的话⋯⋯”读完书的最后一
页，我顺手合上了。
“啊呀！”面前一个胖胖的

小男孩儿叫出了声。
低头一看，“哈哈！”我有些

没心没肺地笑了起来，原来他的小
肉手被我夹在书里了。周围的孩子
们都“嘻嘻”地笑了。
“对不起啊，我没注意到你的

手。”我跟男孩子抱歉地说。
“没关系，我就想再看看这图

片。”他摸着小手害羞地说道。
下午的课快开始了，我领着孩

子们准备回教室，原本黏黏的衣衫
舒展了，短暂的阅读让孩子们似乎

都忘了时间。

十日谈
阅读中的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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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她的故
事， 如同经历
了一场场茶杯
里的风波。


